
第一章 癡心受感動 

程沐蘭是被一陣吵吵嚷嚷的叫喚聲給驚醒的。 

閉著眼睛，身體彷彿飄在柔軟的雲朵上，意識昏昏沉沉的，只聽見那些吵鬧聲忽

遠忽近地傳來—— 

「顧晏然！你怎麼敢來？你如何還有臉來？」 

「你還我兒的命來！我兒正值盛年，文武全才，是整個睿王府最成器的子弟，若

不是你，他眼下還好端端地活著……都怪你，不僅害了乘風，如今還連累我乖巧

的兒媳婦……你還他們的命來！還來！」 

「王妃，妳冷靜點，這可是孩子的靈堂啊，妳這般哭哭啼啼的，教兒媳在九泉之

下如何能安？」 

「王爺，我怨啊，我心裡苦……」 

「顧指揮使，請回吧，今兒要不是看在鎮北大將軍的面子情，本王這王府是絕不

容你踏進一步的。」 

「王爺，你可誤會小顧了，當年世子戰死該怪老夫一時心急，用兵不當，和小顧

無關啊，你們都冤枉他了……」 

「都別說了！本王不想聽，請回吧！」 

「哎，小顧，你看這場面，要不咱們先走吧……」 

小顧，顧指揮使，是他嗎？ 

不知怎地，程沐蘭在朦朦朧朧間，聽得最清楚的好像就是這個人的名字。 

又過了好半晌，她才又聽見一道低沉嘶啞的嗓音澀澀地揚起。 

「王爺、王妃，還請看在鄙人與定國公府素有淵源，容我在靈前為大小姐上一炷

香……」 

啪！ 

話語未落，旋即響起的便是一聲清脆的巴掌聲，接著便是她那王妃婆婆尖銳的怒

斥。 

「她不是你的大小姐，是我睿王府的世子妃！不過是個出身卑賤的馬奴，別以為

你跟著大將軍在邊疆戰場立下了丁點功勞，就敢腆著臉來我王府撒野，還不快

滾——」 

砰然聲響起，似乎是有誰暈厥在地，跟著是一陣兵荒馬亂的驚叫。 

「來人！王妃暈倒了，快送她回房！」 

隨著這一聲聲驚慌凌亂的呼喊，程沐蘭終於緩緩睜開了眼睛，首先映入眼簾的便

是一片茫茫的白，接著是好幾個搖搖晃晃的人影，然後是一具棺木，一具由紫檀

木打造的，精雕細琢，她娘家定國公府給陪嫁的棺木。 

程沐蘭盯著那棺木，有片刻的怔忡，漸漸地回過神來，才醒悟自己原來身在靈

堂——她的靈堂。 

原來，她已經死了。 

仔細想來，她這兩年一直身子骨不好，秋冬之際又因一時不慎染上風寒，此後便

纏綿於病榻。 



最後的記憶彷彿是身邊最信重的貼身大丫鬟琥珀服侍她喝了一碗湯藥後，又給了

她一塊糖含著，她還笑著說這糖讓她想起了小時候曾經偷偷去街頭買來吃的糖葫

蘆，甜得讓人心窩漲得滿滿的。 

然後她就什麼都不記得了，只隱約記得自己很累，一種發自骨髓的疲倦，闔上眼

前似乎看見琥珀眼裡閃爍的淚光。 

原來那塊糖，那令她回味不已的甜，就是她最後的記憶啊！ 

程沐蘭怔怔地站在自己的棺木前，摸摸冰冷的臉頰，又低頭看看幾近透明的手，

身上只穿著一件雪白的中衣，墨色的長髮散落至腰下…… 

既然她成了女鬼，怎麼沒見到黑白無常，不是該有個什麼陰間使者之類的引渡她

前往地府等待投胎嗎？ 

程沐蘭正茫然思索著，一轉身差點與一堵堅硬的胸膛撞上，她嚇了一跳，連忙往

後退一步，揚起墨睫。 

映入眼裡的是一張男人的臉孔，如刀削似的五官，劍眉深目，鼻若懸膽，唇形俊

逸，此刻卻略有幾分蒼白之色。 

他穿著一襲戎裝，風塵僕僕，像是才剛從戰場上飛奔回來，以往偏清冷疏離的氣

質，在戎裝的襯托下多了幾分鐵血與肅殺，教人難以逼視。 

顧晏然！竟然真的是他！ 

程沐蘭倏地倒抽口氣，即便鬼並不需要呼吸，她仍感覺到胸口一股窒悶，沉沉地

壓抑著。 

所以她方才在半夢半醒之間，聽見的果真是他的名字……明知睿王府上上下下都

恨他在戰場上連累了世子，害得世子誤中敵軍陷阱，英年早逝，他如何還有臉面

來這裡討嫌？ 

真的只是想要弔唁她嗎？就為了在靈堂見她最後一面，他甘冒這大不韙？ 

程沐蘭怔忡地瞧著眼前的男人，只見他身旁站著一個相貌粗豪、鬢邊微霜的中年

男子正低聲勸著。 

「小顧，走吧。唉，咱們今日就不應該上門弔唁的，這哪裡是跟睿王府和解，簡

直是把仇恨結得更深了……」中年男子一臉懊悔難當。 

程沐蘭想這位大約就是鎮北大將軍武英吧，這些年多虧他驅逐韃虜，守住了大齊

的北境，才有百姓的安居樂業。 

她打量了武英片刻，一邊用手捧著再也不會跳動的心口，緩緩地、試探地重新望

向顧晏然，只一眼她就驚得睜大了眸。 

她沒看錯吧？顧晏然那雙總是溫潤淡定的眼眸此刻竟明顯泛紅，且翻騰著某種激

烈的情緒。 

兩束如電的眸光掃來，她慌得又後退一步，只是他看的不是她，而是她的棺木，

那陰鬱又隱藏著狂暴的眼神，差點讓她以為他會衝動地掀開她的棺木，抓她出來

鞭屍。 

但他憑什麼生氣，憑什麼暴躁，她還沒跟他算清楚兩人之間的恩恩怨怨呢，他哪

來的臉面來她的靈堂撒火！ 



程沐蘭緊緊咬牙，負氣地瞪著面前這個無恥的男人，就算他看不見她，她也要狠

狠地瞪他，否則不足以解恨。 

沒錯，她恨他！ 

從很久很久以前就開始恨他了，當年在那個狂風暴雪的夜裡，她就不該大發那無

聊的善心，救了在雪地裡奄奄一息的他。 

她就不應該和他相見！ 

程沐蘭緊緊捏握雙手，聽說厲鬼是有厲爪的，可偏偏她的手指甲剪得乾乾淨淨，

此刻也絲毫沒有長出爪子的跡象，否則她定會狠狠在這男人的臉劃上幾下，在他

那張俊臉多添上幾道疤痕…… 

「小顧，走吧。」武英再度勸說顧晏然，見他還是動也不動，整個人像失了魂似

的，索性拖住他的臂膀，硬將他往外扯。 

這回，顧晏然並沒有抗拒，或許是因為他終於神智清醒，終於真真切切地意識到，

那個總在他腦海裡活得恣意鮮亮的女子確實故去了。 

沒有人騙他，她的靈堂，她的棺木，清清楚楚地印證了這個殘酷的事實。 

她離開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會有人在他面前笑著、鬧著，用那種傲嬌又神氣的口

吻命令他—— 

顧晏然，你把我的馬牽來！ 

顧晏然，我不吃這個，你去買珍饈坊的點心來！ 

顧晏然，我想偷溜出去放風箏，你替我守門！ 

不會再有了。 

 

 

「顧指揮使，這是小姐的髮簪。」 

風雪天，京城最知名的酒樓三樓包廂，琥珀身穿兜帽風衣，懷裡揣著一個紅木盒

子，冒著漫天風雪悄悄來到這裡。 

在包廂裡等著她的是顧晏然，他慎重地起身接過她帶來的紅木盒子。 

「多謝琥珀姑娘。」顧晏然將紅木盒子緊握在手裡，另一手則遞出另一個黑木匣

子。 

琥珀接過匣子打開，裡頭是幾錠金銀以及兩份契書，她愣了愣，訝異地望向顧晏

然。 

他神色淡淡地解釋。「這是京城南邊一間商鋪及一座兩進小院的契書，是在下送

與姑娘的，大恩不言謝。」 

琥珀一凜，眼眶頓紅。「這髮簪原就是您送給小姐的及笄禮，我只是物歸原主。」 

「無論如何，多謝了。」顧晏然淡然一哂。「據說王府已經放了姑娘的身契，顧

某願姑娘從此安好，若有需要在下相助之處儘管送消息給我。」 

「顧指揮使，您也保重。」琥珀頓了頓，又猶豫地加上一句。「小姐在天之靈必

也希望您平安順遂。」 

是嗎？顧晏然默然不語，嘴角隱含自嘲。 



睿王府上下都說是他在戰場上害得世子遭殃，她怕是早就恨極了他，巴不得剜他

的心、啖他的肉吧，若是人死後尚有靈，他倒寧願她恨到拉他一起到九泉之下，

與她生生世世地糾纏…… 

琥珀告辭後，顧晏然仍獨坐於包廂裡，盯著紅木盒子好片刻，才顫著手緩緩打開。 

盒子裡鋪著一層絨布，絨布上躺著一根桃木簪，簪頭細細雕出一朵蘭花，花瓣輕

盈，花蕊中含著露珠，栩栩如生。 

顧晏然取出髮簪，動作極輕、極慢，彷彿怕一不小心就會損壞了簪子。 

他哪裡知曉即便他動作再輕，仍是驚動了被迫困在簪中的程沐蘭，一個眨眼就發

現自己的魂魄重得自由，能夠飄出來了。 

不過怎麼又是顧晏然！ 

程沐蘭一從髮簪中脫身，就急急飄了幾步遠，但很快她便察覺自己不能動了，周

遭好似被一堵透明牆擋住，她怎麼也無法越過。 

她試著往另一個方向走，同樣走了幾步就被困住，再試了幾次，她終於能確定，

自己的活動範圍被侷限於顧晏然周遭三尺的方圓之間。 

簡直莫名其妙！ 

程沐蘭有些忿忿，自那日在靈堂顧晏然被武英硬拖著離去後，她陡然驚覺自己整

個人虛弱無力，差點要魂飛魄散，接著也不知哪來的一股吸力直接就將她帶回了

房裡，鎖進這支被她藏在某個妝奩深處的髮簪裡。 

連續數日，她的魂魄被困在這髮簪裡哪裡都去不得，直到這日她的大丫鬟琥珀將

髮簪送到了顧晏然手裡。 

方才聽兩人的對話，她才恍然這髮簪竟是他送給她的，她之前一直以為是世子送

她的呢，她真不懂，為何連琥珀也要瞞著她？琥珀可是她的人！ 

程沐蘭氣憤地瞪著顧晏然，只見他盯著髮簪，神色恍恍惚惚，良久才用拇指輕輕

撫過簪頭那一朵嬌豔欲滴的蘭花。 

「歲歲。」他啞聲低喚。 

程沐蘭霎時愣住了，這是她的乳名，小時候最疼愛她的娘親總會如此喚她，後來

娘親過世，父親續絃，她就再也不曾聽誰這般喚過她了。 

「歲歲。」他又喚了一聲，嘴角含笑，神情有點癡。「妳知道嗎？我早就想這麼

喚妳了，這是個好名字。」 

哪裡好了？就只是個隨便取的乳名而已，你騙鬼呢！ 

「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常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他忽然低低

地唸道。「記得嗎？以前妳曾唸過這首詩給我聽，從那時候起我心裡就記著，歲

歲年年，但願長相見。」 

程沐蘭傻了，呆立在原地，一動也不動地望著顧晏然，望著他眉間嘴角一片難以

言喻的柔情。 

她確實記得自己唸過這首詩給他聽，當時才十三歲的她滿腦子盡是風花雪月，總

想著以後會有個英勇的夫君，那人必是玉樹臨風，滿腹才華，會與她琴瑟和鳴，

一輩子愛她護她，絕不會讓她受任何委屈，不會讓她在生母去世後就成了個爹不



疼娘不理的，堂堂國公府嫡長女還得受後娘和異母弟妹的氣。 

睿王世子，娘親臨去前為她定下的未來夫婿就是那個會呵護她一生一世的人，她

一直是如此堅信的。 

所以那日秋高氣爽，她偷偷溜出府去城外馬場，一時興起就對從小替她牽馬的馬

奴唸起了這首詩。 

「顧晏然，你說我嫁給世子後，唸這首詩給他聽，他會高興吧？」 

當時她可真是神采飛揚，騎在一匹紅棕色的牝馬上，居高臨下，對著那個總是板

著張臉、最會假正經的少年綻開了最燦爛的笑顏。 

但無論她笑得如何恣意淘氣，他還是面無表情，淡淡抬起頭睨她一眼。「小姐才

十三歲，現在就想嫁人的事太早了。」 

呿，她就知道，他又嫌棄她不端莊了。 

程沐蘭朝他扮了個鬼臉。「哎呀，我就是想一想嘛，你這人怎麼這般沒情趣啊？」 

她從馬上彎下腰來，想彈他額頭一個栗爆，哪知一時偏移了重心，差點驚動坐騎，

幸虧顧晏然不動聲色地替她穩住。 

「小姐，妳莫亂動。」他永遠是一臉淡定。 

她不高興了，拚著重心不穩也非要賞他一個栗爆不可，氣哼哼的，圓溜溜的大眼

睛直瞠著他，大有「我就要亂動，你能奈我何」的意思。 

他果然不能奈她如何，只是幽幽嘆息。「小姐的騎術總是不能精進，令人憂心。」 

他這是取笑她呢！ 

她氣極了，更想拍他的額頭，也不曉得天老爺是哪裡看她不順眼，她從小琴棋書

畫樣樣精通，就連弓箭也射得有模有樣，偏就騎馬不行，只要上馬她就像中了邪

似的，肢體完全協調不起來。 

這滿京城的名門貴女裡怕也只有她，騎馬多年身邊還得緊跟著一個馬奴隨時照料

她的安全，否則一個錯眼就可能從馬上摔下來。 

她已經夠懊惱了，偏這個馬奴還沒眼色，老是拿這點來戳她，哪家的下人敢像他

這樣反過來訓主人，偏她沒用，總被他訓得心虛。 

「顧晏然！」她氣呼呼地喊他。 

他往後退一步，畢恭畢敬地躬身行禮。「大小姐有何吩咐？」 

「你、你、你給我等著！等我嫁給世子，我讓他教我騎馬，到時必定讓你刮目相

看！」 

「這些年來，小姐換了不下十位騎馬師傅，他們每一個騎術都還不如小的。」 

意思是，連他都沒能讓小姐妳騎術精進，指望妳那個世子？作夢吧！ 

「顧晏然！」程沐蘭那個氣啊。 

「小的在。」 

少年眉眼不動，一派恭謹，她卻是越看他淡定的表情越惱，這人怎麼就這般討厭

呢，從來就沒有什麼喜怒哀樂，當年全身是傷孤伶伶地被丟在雪地裡等死沒表情，

後來她救了他，他跪下來向她叩謝救命之恩時沒表情，到如今她怎麼逗他鬧他，

甚至揮馬鞭嚇唬或厲聲斥責，他還是沒表情。 



一股莫名的情緒在胸臆激烈地翻騰，猶如熊熊火焰在她心口一灼，她整個人熱滾

滾地燒起來，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小腿一踢馬腹不顧一切地向前狂奔起來。 

前方有個柵欄，是讓騎士們練習跳躍用的，之前她都是小心翼翼地繞道遠離，可

這回她就像發了瘋似的，催著馬兒往前衝。 

座下的牝馬似是被她的魯莽嚇到了，掙扎地不願躍過，馬蹄生生停在柵欄前，整

匹馬直立立起來。 

「呀！」 

她駭然驚叫一聲，握不穩韁繩，當即從馬背上摔下來，眼看著背脊與後腦杓就要

重重撞上地面，一道人影從後頭飛躍過來，及時把自己當成了她的肉墊。 

那救了她的人正是顧晏然，她一策馬疾奔，他便立刻躍上自己的馬飛快地追上她，

在她差點一失足成千古恨前挽回了她的性命。 

她在他懷裡全身發抖，後怕不已，待抬起頭來時更是瞬間驚駭難當。 

她看見了他的表情，眼眶泛紅，眉宇糾結，臉上的肌肉一陣陣抽搐，還有他的眼

神，那是驚愕、是憤怒、是恐懼，以及難以言喻的茫然失措。 

從識得他以來，那是她初次在他臉上看見如此鮮明的表情，從此以後再難忘懷。 

 

 

程沐蘭回過神來，怔怔地望著眼前的男人。 

仍是俊美無比，但已不復當時年少的銳氣，於戰場上遭烈日灼黑的皮膚，眼角讓

北境朔風刮出的細紋，以及眉間隱約的皺摺，在在顯示了他曾經歷過多少滄桑，

多少歲月的摧折與消磨。 

他比她大三歲，在她十四歲那年他上了戰場，之後就杳無音信，若不是方才琥珀

送他髮簪時說的那番話，她真以為那支蘭花木簪是世子送她的禮物。 

十六歲她嫁入睿王府，婚後甫三個月，北境便傳來韃子犯邊的消息，世子自恃勇

武，一心想著建功立業，自請上戰場，被分發到鎮北大將軍武英麾下，與顧晏然

成為同袍。 

接著就出了那樁事，世子率領一支小隊，與顧晏然的小隊分進合擊，卻誤中敵軍

佈下的陷阱，顧晏然的小隊及時抽身，據說等他趕到想去援救世子時，世子已然

被敵軍萬箭穿心，傷重不治。 

睿王夫婦都怪顧晏然，覺得如果不是他晚了一步，或是當時他和世子交換追擊的

路線，死的人不該是世子。 

他們甚至懷疑是顧晏然貪生怕死，刻意陷世子於危境，讓世子頂替自己去送死，

因此恨極了他，而她也在接到這消息後重病了一場。 

在她病重期間，王府裡開始傳出零星的謠言，說她命中帶刑剋，剋死了自己的親

生母親，如今又剋了夫婿，未來可能還會剋王府的子嗣。 

沒錯，在與世子成婚後，她才得知原來自己的夫君早就有了庶長子，是從小和他

一同長大的丫鬟生的，睿王府怕醜聞傳出去，由王妃作主去母留子，將孩子暫且

養在別院裡，待時機成熟再回府認祖歸宗。 



原本應該繼承爵位的世子過世後，孩子自然提前被帶回來了，她也被迫在成了寡

婦後又當上了嫡母。 

孩子雖然回了王府，卻沒養在她身邊，是由王妃親自帶著，她明白公婆是怕她這

個嫡母心有忿忿，養廢了這個孩子。 

五年多了，她在王府裡度日如年，年少時那點驕傲調皮、那點爛漫的少女情懷早

就不剩什麼了，留下的只有一寸相思一寸灰…… 

「歲歲，莫怕，以後妳就跟著我吧。」顧晏然沙啞的嗓音在這酒樓包廂裡幽幽繚

繞著，如亙古的誓言。 

程沐蘭盯著顧晏然，看著他一寸寸地撫摸過那支蘭花木簪，看他對著那髮簪喃喃

低語，看他將髮簪珍而重之地收進懷裡，彷彿將她帶在身邊。 

他是把那髮簪當成了她嗎？多傻！ 

程沐蘭覺得自己是恨他的，誰讓他當年不告而別，自顧自上了戰場，之後還音信

全無，更害死了她的夫君。 

但現下看著他這副傻樣，她不確定了，或許自己並不恨他，更多的是怨，怨他沒

將兩人如同青梅竹馬般的情誼放在心上，怨他竟可以不說一聲轉身就走，那般決

絕無情。 

「歲歲，北境如今已經安定了，我就不回去當什麼都指揮使了，我退下來帶妳雲

遊四方可好？妳還記不記得自己告訴過我，說妳這一生的夢想就是能走遍天下，

看盡世間好風光，不願只屈居於後宅，守著那一畝三分地。」 

他向酒樓小二要了一壺濁酒，兩個酒杯，各倒了七分滿，彷彿與她共飲，嘴上一

邊叨唸著。 

「我帶妳去江南，看小橋流水，帶妳搭船，順江而下去看海港的繁華，帶妳走絲

路，品味何謂『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的豪情。我還聽說越過大漠另一邊有

個如同雄鷹般偉岸的帝國，那裡的玫瑰燦爛芬芳……總之，妳想去哪兒我都帶妳

去，好不好？」 

喝著喝著，他突然流下淚來，在桌上攤開宣紙，拿筆蘸墨，一點一點地描繪。 

程沐蘭在一旁看了半天，才看出他正在畫她，只是不知為何其他五官都描摹得活

靈活現，到了點睛的時候他的手卻發顫，怎麼也點不下去。 

最後，畫筆跌落，而他伏在案上哭了起來。 

「歲歲，我忘了，我忘了妳看我的時候是什麼樣的眼神……妳是帶著笑，還是心

有怨憤？是不是從分別後妳就一直恨著我？歲歲，我畫不出來，畫不出來妳的眼

睛，我害怕，怕妳恨我，更怕妳心裡從來沒有我……」他痛哭失聲，像個孩子般

涕淚肆流。 

程沐蘭在一旁看呆了，不知不覺間也是淚流滿面。 

原來是這樣嗎？原來不是他心裡沒有她，而是有太多的她，是不是因為對她的情

意已然濃重到無法承受，當年他才會不辭而別？ 

「歲歲，我好後悔……」 

你別哭啊，我就在你身邊，就在你眼前，你看見沒？我就在這兒啊！ 



程沐蘭拚命在他耳畔喊著，在他眼前揮舞著雙手，試圖想碰觸他，想與他共飲一

杯濁酒，但她做不到，她就只是個流連於世間的魂魄而已，無法與他相依相偎，

無法對他的深情厚愛有任何回應。 

 

 

接下來足足有兩年的時間，程沐蘭一直跟在顧晏然身邊。 

他果然實踐了對她的諾言，從軍中退了下來，跟幾個也因為受傷退伍的袍澤一同

組成了一支商隊，來往於西域絲路。 

他帶她渡過江，走過大漠，看過天山與雲海，有時露宿野外，在寂靜的夜裡他會

吹羌笛給她聽。 

他在好幾個城鎮買下了商鋪與宅子，其中有一座鄰近京城的三進宅院，佔地頗為

寬闊，他便在裡頭仿造江南園林，修了小橋流水，月洞迴廊，正屋的廂房藏著一

個雕花細緻的匣子，裡頭滿滿是和她有關的紀念品。 

一個她用過的香囊，一條她親自編好送他的劍穗，一根她某次騎馬時遺落的髮帶，

一張拿來夾在書本裡的押花書籤，一方她用來為他包紮傷口的手絹。 

還有他親手為她做的馬鞭與馬鞍，她出嫁時卻因為賭氣故意落在娘家不帶走，也

不曉得他是怎麼透過關係從國公府裡拿出來的。 

還有他在軍營裡給她寫的信，一月一封，卻從來沒有寄出過。 

她想看那些信，卻沒法碰觸，又氣又怨，恨不得連賞這男人幾十個栗爆，這該有

多傻啊，明明思念著她，還不敢讓她知道！ 

有一回突降豪雨，夜裡陡然變得寒冷，他在夢中呻吟著醒過來，一遍遍地揉著雙

腿膝蓋，她才知道他有了老寒腿，是在戰場上受傷留下來的後遺症，每逢天涼下

雨便會發作。 

而這毛病還與睿王世子有關。 

這日，他的同袍帶著燒雞好酒來拜訪，見他腿疼得走路微瘸，忍不住感嘆。 

「你說你啊，那時要不是為了回頭救那勞什子睿王世子，也不必在冰河裡受凍，

那可是寒冬臘月啊！你為了救人不惜豁出自己的一條老命，結果他們睿王府倒好，

把世子的死都怪在你身上，明明是他自己想搶功勞，差點連累我們這支小隊也跟

著送了命，你怎麼就不肯把真相說出來？你可曉得，你這鋸嘴葫蘆一當，我們這

些弟兄有多心疼！」 

面對袍澤發自內心的埋怨，顧晏然只是一派處之泰然。「人死為大，我說這些也

沒意思，更何況……」 

「何況怎麼？」 

顧晏然沒解釋，旁邊聽著的程沐蘭卻驀然醒悟，是為了她吧。 

他不願破壞夫君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寧可自己揹了這冤屈，也不讓她心目中那個

踏著雲彩而來的世子成了貪功冒進之徒。 

每跟隨在顧晏然身邊一日，程沐蘭便多瞭解他一分，他的矛盾，他的痛苦，還有

他藏在內心最深處對誰都不可訴說的隱微情思。 



時光荏苒，冬去春來，轉眼又到了她的忌日，他懷裡揣著蘭花木簪來到江邊，獻

祭酒水憑弔她。 

「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常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他低聲唸著

這首詩，每唸一句，就往江邊靠近一步。 

眼看著他離江水越來越近，程沐蘭的心也隨之懸起，他意欲何為？不會是想投江

吧？ 

一陣狂風襲來，捲起了他的衣袂，飄飄似仙，而他搖搖欲墜…… 

「不可！」 

隨著這聲撕心裂肺的驚喊，程沐蘭只覺得彷彿被拉近了一個漩渦，幾乎要將她整

個扯碎，而她轉瞬便失去神智，再清醒時發現自己來到了一處幻境，腳下踏著的

是一朵朵雲海，前方一望無際。 

這是哪裡？程沐蘭震驚地環顧周遭，心緒凌亂。 

「顧晏然，你在哪兒？顧晏然！」 

那傻男人該不會真的投江了吧？ 

「放心吧，他無事。」一道悠遠的嗓音驀地響起，彷彿聽到了她的心聲。 

程沐蘭頓時愣住，回頭一看，只見遠處的天邊，不知何時射下一道亮白的光，光

裡隱約有看不清的人影閃爍。 

「要回去嗎？」這道清冷的嗓音來自四面八方，似近似遠，無法捉摸。 

「回去哪裡？」她惶然不解。 

「回去從前，回到妳十三歲的那年，重新開始。」 

程沐蘭大為驚訝，「回到我十三歲？這如何可能？」 

「在我這裡，萬事皆有可能。」 

「所以我可以不跟顧晏然分開了嗎？我可以不嫁給世子，不進睿王府？」 

「既有重生的機緣，嫁與不嫁，分與不分，都由妳重新選擇。」 

程沐蘭很激動，她真的能回到顧晏然身邊，以一個人的形體，以國公府嫡長女的

身分，而不是像如今這般只是一縷無能為力的幽魂，可是…… 

「我回去了，那他呢？顧晏然……他也能回去嗎？」 

「他必須留在這裡。」 

「什麼意思？我回去了，一切都可以重新再來了啊，我不能讓他再像如今這般孤

單了，我要陪在他身邊！」 

「妳回去後，那裡的顧晏然自然有了不同的命運線，可這裡的顧晏然也有他的命

運線。」 

「什麼這裡那裡的？我不懂……」 

「簡單來說就是平行時空，妳若回去十三歲那年，顧晏然的命運便在那年有了分

岔，一個時空是眼下這個，一個時空是妳重生後重新創造的那個。」 

平行時空，分岔的命運線。 

程沐蘭似乎懂了，也就是說，她重生回去後只是創造了一個新的時空，但現在這

個時空仍然存在，這裡的顧晏然仍必須承受失去她的痛，仍會這般孤寂落寞。 



她回去，即使能和另一個顧晏然圓滿，此處這個懷裡日日夜夜揣著一支蘭花木簪，

把死物當成她呵護的傻男人依然孤孤單單，一樣會在天涼有雨時受老寒腿的折磨。 

「這裡的顧晏然會一直這樣下去嗎？會不會有哪一天，他也遇到一個愛他敬他的

女子與之相伴，讓他不再寂寞？」 

「這於目前而言都是未知的，也許有，也許不會有。」也許他這一生，就是注定

孤獨到老。 

程沐蘭覺得自己聽懂了這道神祕的聲音話裡的含意，但她不願接受，不願顧晏然

的後半生只是去賭一個未知，那令她心碎。 

「我不能成為那個未知嗎？不能是我來愛他敬他，和他相伴到老嗎？我想留在這

裡，留在這個時空……」兩行珠淚滑下，她語帶哽咽，心痛難抑。 

她不想丟下他一個人，尤其這兩年做為靈魂寸步不離地跟在他身邊後，她對他更

加不捨了，恨不能回報他滿腔真摯的情意。 

「就不能是我嗎？我不回去了，讓我留在他身邊，求求您。」她不知自己求的是

什麼，只想求得一個能撫平他傷痛的機會。 

那道聲音在沉寂半晌後有了回應。「我可以讓妳留在這個時空，只是妳不會再是

定國公府嫡長女，程沐蘭的肉身已然入土，妳必須趁另一個女子彌留之際進入她

的肉體。」 

就是要讓她變成另一個姑娘吧？是誰都好，只要此生能與顧晏然白首不相離。 

「我接受。」 

「去吧！」 

隨著聲音落下，她再度被捲入深深的漩渦裡，投身於另一個肉體，奔赴屬於顧晏

然的未知—— 

顧晏然，等我，你的歲歲回來了。 

 


